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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门府”修缮记
□王其康

通东地名探源
□李元冲

潮桥朱氏重家学
□彭伟

“海门府”位于南通市的南关帝
庙巷内，由东西两个合院组成。两
院占地面积约3800平方米，共有建
筑单体23个，建筑面积2430平方
米。清海门直隶厅同知王宾家族，
在此居住近40年。王宾三任九年，
积极支持张謇实业救国，与张謇一
起开发海门，创实业、办学校、修水
利、建港口、兴桑田、灭蝗害。王宾
去世，张謇撰书挽联、亲往吊唁，称
王宾是“为官楷模”。王宾家族与邻
居相处甚好，坊间雅称此宅院为“海
门府”，流传至今。1982年，此宅院
以“南关帝庙巷明清住宅”，被公布
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是西南营
历史街区内，规模最大、价值最高的
一处明清古建筑群。

前期准备

“海门府”建筑群，上世纪五十
年代归为公产。长期以来，由于实
际使用单位众多，安全责任主体不
分明，居住、经营功能兼具，失修严
重，文物价值得不到体现，部分单体
已成为危房，引起了产权单位——
南通市机关事务局的高度重视，因
此与市文保部门一道，多次向省文
保部门提出修缮申请。省文保部门
派专家调研后，修缮计划得到批准，
并划拨了专项资金，同时也对修缮
时间提出明确要求。对此，市政府
作了专门研究，召开了协调会，先将

“海门府”的产权，变更为崇川区文
旅公司。崇川区政府，随即成立了
专项工作班子，修缮的前期工作，有
条不紊地开始。腾迁了居住户；对

损坏较严重的本体，进行了先期保
护性支撑；设计部门则抓紧时间，做
出了设计方案，几经讨论，获省文保
部门批准。这些工作，为后期修缮
创造了良好的基本条件。

修缮轶事

2021年7月26日，工程队组织
人员，有序进行保护性拆除清运。
清理到东院时，工人们发现墙面嵌
有一块石刻，于是向崇川区文保部
门汇报。7月30日，崇川区文保部
门邀请南通地方史专家赵鹏老师，
笔者陪同，至现场勘察。石刻分为
两部分。北部是一幅梅花，南部刻
字乃收藏者为这个刻石而题的六首
七绝诗。此石刻为道光十四年所
作，主人是张金琛，字品南，号蓉
舫。此石刻的发现，厘清了南关帝
庙与“海门府”及原住户之间的关
联，并基本确定，“海门府”院落早在
道光年间就存在了。笔者曾有文记
载了对石刻的初考，刊于2021年
10月21日《南通日报》。

“海门府”轿厅的屋脊，原来东
西各有一个吻兽，是屋脊的重要物
件。因年久失修，西边屋脊吻兽仅
存半截身子，头部残缺不全，而东边
屋脊吻兽则完全受损。究竟此吻兽
原为何样？怎么才能恢复原貌？工
程队技术员，找到在外地古宅修缮
时一份图纸，比对现存半截身子基
本吻合，初步判断为哺鸡脊，遂在原
底座基础上，做出了模型，准备予以
修补。崇川区文旅局韦峰老师考察
后认为，哺鸡脊虽能与原吻兽身子

吻合，但从南通民居的吻兽特点看，
鲜有如此形态，故持怀疑态度。正
当百思不得其解之时，灵感突现。想
起很久之前，在谯楼参观“城市记忆”
展览现场，见过姚剑湘老师有一对哺
龙脊的照片。于是找出照片，放大比
对，没想到所有细节特征，竟然高度
吻合。因为此宅院为王宾故居，他官
至五品，故认为哺龙脊较哺鸡脊更合
情合理。有幸的是，照片中这一对哺
龙脊，仍收藏在南通市博物苑。而
后，工程人员据此复制了哺龙脊，装
上轿厅的屋脊，修旧如旧。

“海门府”修缮一年多，正是新
冠疫情肆虐期间。市区两级政府
人员，多次到施工现场指导。工人
每天上下班进行体温检查，并严令
禁止外出，封闭施工。在去年12月

“新十条”公布后，正值地下工程及
铺设线管工程的关键时刻，工人们

“中招”不少，直接影响到施工进
度。各级领导对施工方提出要求，
以保护人的健康为前提，不允许为
了抢工时而带病上班。施工方灵活
错开班组施工，减少了交叉感染。

几朵花絮

在“海门府”修缮现场，工人们
是最辛苦的，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2021年农历腊月初八（腊八节），施
工现场如火如荼，工程队接到濠阳
社区的通知，将于上午向师傅们开
展“送温暖”活动。此时在屋面揭瓦
的施工人员，大家都是灰头土脸
的。工程队长让他们先停工，下来
休息片刻。他们表示，身上弄得这

么脏，社区来现场送八宝粥，太不尊
重人了。大部分工人都是60岁左右
的老匠人，淳朴的品质是刻在骨子
里的。他们马上先到宿舍，洗脸洗
手，换了干净衣服，迎接社区的慰
问。

2022年春节，天出奇的冷，不利
于修缮工作，施工队让工人分批回
乡过年，安排值班人员。于工程师
自荐留下来值班。农历初三，笔者
作为崇川区文物安全巡查员，巡查
到“海门府”工地，几个大门都上了
锁，但工地里面却有隆隆机器声，不
觉心生疑惑。经过电话联系施工
队，才知道是于工程师一边值班，一
边自觉地在工地做粉碎土渣工作。
他对笔者说：“闲也闲着，不如找点
活干干。”

2022年10月，铺设地下管道工
程全面开挖。设计上要求开挖的线
路，宽约60厘米，深约100厘米，总
长度达近千米，均离墙不远。原计
划是60个晴天全部完工，想不到11
月份连续下雨，而且其中几天达到
大雨级别。已开膛破肚的地面，无
法施工，急坏了施工方。下大雨那
些天，他们就住在工地，每天日夜巡
查，监测房体是否有下沉迹象。大
雨过后，经仔细检查，除了有部分积
水，幸好没有出现大的险情。雨停
后，工人们加班加点抢进度，保证了
工期准时收工。

2022年 10月 15日，市政府发
文，以“海门府”修缮完工为契机，将
南关帝庙巷与南大街的入口打开，
营造宜人的节点空间，现在这一工
程已竣工。

南通东部一带地区俗称通东地
区，在通东地区的地名中，“场、总、
灶、甲”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地
名是地域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它
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地名不单
单代表着一处地域的方位，它的背
后还有众多的史实、典故和内涵。
地名是一种特定的文化象征，是一
种牵动乡土情怀的称谓。因此研究
地名文化历来是方志界的重要课题
之一。

通东地区的“场、总、灶、甲”地
名，作为江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说明了通东地区的地域特征，
更体现了先民们坚韧不屈、艰苦自
立、开拓进取的人文性格。对于通
东地区“场、总、灶、甲”的来源，在网
络和报刊上，常有些文章出现，但总
是各说各的，甚至有人说“灶”是古
代祭祀的地方，“总”是海边新长出
来的陆地；有的虽说“场、总、灶、甲”
是盐文化的产物，但对“场、总、灶、
甲”的解释各异。为此笔者想谈一
点自己的看法。

通东地区的制盐业，起源于南
北朝时期，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
时“上都流入，煮盐为业”。“场”即盐
场，古代多选择靠海、卤气旺盛的滩
涂来开辟盐田，称之为亭场，简称

“场”。“场”与“场”之间，近者数里，
远者不过二三十里。北宋时已对盐
业生产实行了较为系统的国有管
理。据《南通市志》引用《太平寰宇
记》的记载，“北宋初期，约开宝八年
（975年）前后，市境南部地区有西

亭、利丰、永兴、丰利、石港、利和、金
沙和余庆8场，隶属通州丰利监（治
通州）”，元代时余中沙形成，土地拓
展，盐产增多，官府遂将余庆场分为
余西、余中、余东3场。

南宋时对盐业的管理更为具
体，据《两淮盐法制》记载，淮盐产区
的盐务管理实行场、灶、总、甲的管
理体制。一场有10灶，一灶有盐民
20余户，数户编为一甲，数甲编为
一总。当然实际上“场、灶、总、甲”
的编制数量并非这样死板，据《南通
市志》记载：“绍兴二十八年（1158
年），市境（指南通市境内）十场实有
煎灶301座”，这样平均一场就有
30多灶；明代以后更是打破了这样
的规定，“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
通州境内12场，有煎灶1862座”，
平均一场就有煎灶155座。

由于盐有丰厚的利润，所以历
代对盐业的管理很严，为防止食盐
走私，元代以后规定必须“聚煎”（集
中在一起煎盐），于灶户聚煎之处设
团，围墙垣（即围墙），所以“垣商”之
说始于元代。

明代对私盐的管理更为具体，
对走私者个人、收购者、运输者等共
规定了32条法侓，其中对走私者个
人有19条法律，第一条规定是针对
返卖私盐的：“凡犯私盐者，杖一百，
徒三年……”第二条规定是针对灶
丁的：“凡盐场灶丁……夹带余盐出
场及私煎货卖者，同私盐法（即与第
一条同样对待）……”第三条规定是
针对买食私盐的：“凡买食私盐者杖

一百……”明代还对从事盐业生产
的人员实行严格的“灶籍制”管理，
即与农耕居民的“民籍”完全分开，
而且一旦成为“灶籍”就不得转为

“民籍”而从事其他行。并规定灶籍
居民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以限止洪
武年间从江南“赶散”到各盐场的

“王府绅民”进入仕途。
清代沿用明制，但比明代管理

得更严，即实行“火伏制”，所谓“火
伏制”，就是“凡灶户起火烧盐，须有
灶头向灶长领牌，悬于煎舍，煎毕
止火，将牌缴还灶长，灶头按灶户
领牌时刻登记于簿，复按时刻赴煎
舍盘查盐货”（《南通市志》）。场直
接管理“总”，一场分为数总，一总分
为数甲。

通过以上历朝盐业管理的情
况，大体可以得出通东地区盐业管
理的模式（当然历朝各个时期的管
理模式不尽相同）：两淮运盐使司→
利丰监（明、清称通州分司）→场（明
代时通东有十场）→场下设“灶”（元
代称团）和“总”→总下设甲。“灶”元
代以后主要是对烧盐和灶墩的管
理，而“总”和“甲”主要是对荡地的
管理，盐民在对所分得（或租用）的
荡地上收割烧盐的柴草为主，部分
土地也用于农耕。

“灶”由场直接管理，各“灶”的
灶墩数量是根据煎盐的需要而设
置，从几十灶到几百灶不等，现在通
东地区称“灶”的地名，是当年集中
煎盐的地方，“灶”上的盐民称“灶
丁”或“煎丁”，由他们负责盐的煎

煮。“灶”设“灶长”和“灶头”，现在的
“王灶”“东灶”等地名中的“王”“东”，
可能是当年“灶长”（或灶头）的姓氏。

“总”也由场直接管理。两总之
间东西宽约1—2里，南北间一般北
起沈公堤（老皇岸），南至今老通吕公
路。为便于排灌，“总”与“总”之间一
般都有河道，如余东场就有“王灶河”

“仇灶河”“李灶河”等。“灶”一般都设
置在河道旁，这样也便于盐的运输。

“总”的人数历代都不同，自宋代始，
甲丁（也称“煎丁”）可以由官府分得
一段草荡地，供煎盐烧草之用，为便
于对甲丁的管理，如宋代一总分成约
3－5甲，清代一总约10甲左右，“总”
的人数从数百到数千不等。“总”，一
般以顺序编号，如“一总”“廿五总”
等，“总”设“总辖”，负责“总”内之
事。现在的“总”，可能是当年“总辖”
的办公地方。

“甲”，是盐业管理的最基层单
位。总下设“甲”。为便于排灌，“甲”
与“甲”之间一般都有与河道相通的

“沟”。盐民被称为“甲丁”，甲丁的人
数历代都不同，如宋代一甲约3－5
户，以每户约2－3个甲丁计，一甲约
在10丁左右，但清代一甲约有近百
人。“甲丁”不仅负责荡地草的培管和
收割，还必须把收割后的荡草运送到
指定地点，以供烧盐。“甲”一般也以
自然顺序编号，如“头甲”“二甲”等。

“甲”设“甲长”和“甲头”，负责“甲”内
之事。现在的“五甲”“六甲”等地方，
可能是当年“甲长”或“甲头”办公的
地方。

潮桥朱氏，世代书香，家学深厚，以诗名世。王广业为朱霖诗集作
序，赞曰：“尊甫灌园先生，绩学工诗。”光绪壬辰（1892），朱霖孙朱兆蓉
与包兰瑛结为佳偶。两人婚后鸿案相庄，唱和至老。包兰瑛，字者香，又
字佩棻，清末知名闺秀词人。

包兰瑛于《〈锦霞阁诗词集〉自序》中又言：“朱固儒族，太翁尤工诗，
有《旷观楼集》行世。”《旷观楼集》即朱霖著《旷观楼诗存》，凡八卷，朱鼎
文、朱时帆兄弟校对编印。朱霖诗才，闻名海内，屡受名家赞誉。晚清名
宦、闽浙总督卞宝第，赞言：“有唐诗伯韩河阳，香山一老与颉颃，朱公继
白诗其昌，雪眉梨颊寿而康，历千百祀名永藏。”下至朱敏文，朱兆蓉上三
代，无不工诗。

朱氏尤重家教。朱霖自作《课孙口占》，告诫孙辈，读好书，做好人：
“明经与修行，早晚好书绅。”朱时帆教子有方，包兰瑛记述：“翁训外子芙
镜严，宦浙时，延师旅邸，词章之学，虽风雨寒暑不去口。”朱兆蓉幼承庭
训，伏阁受读，孜孜矻矻，兼工诗文，撰有《染雪庵遗稿》。

朱家学问甚富，何啻精通诗学。朱兆蓉于《四旬自述诗》中忆道：“琴
曲共修名世谱，药丸还守活人方。”前半句指朱家子弟精通琴术，朱兆蓉师
承同乡云闲上人。朱时帆、朱兆蓉一起协助云闲编审《枯木禅琴谱》。朱氏
还是杏林世家。朱兆蓉通医，曾经治愈镇江周笠农。朱家还爱书画。朱霖
逝后，“书画碑版名世者，所藏不啻千计”。朱兆蓉勤奋学画，“精南田设色
花卉”。许冠群称许朱兆蓉：“风流潇洒世无论，诗画琴棋寄此身。”

2008年春季，西泠印社上拍一方“朱兆蓉铭琴式端砚”，尚可一睹其
才。铭文如下：

琴本禁邪心，雅乐岂世俗。扫室更焚香，端坐贵严肃。身动及头摇，张
口与踞足。亵狎或笑谈，作势悦耳目。俗子匪知音，伎艺亦非属。风雨声
不调，酩酊时则渎。乃有市井徒，计利以相淑。殷勤陈此词，学者善自朂。

光绪癸巳蒲节前一日，如皋朱兆蓉题
观其篇什，自然流畅，又涉及琴学、医学、哲学；观其小楷，滥觞于唐人颜

鲁公《麻姑仙坛记》，结体宽博敦厚，笔画精练老到，气韵儒雅，清秀如绘：足
见题者乃饱学之士、博才之人。

新四军东进后的战绩
□程太和

新四军东进后，多次抗击日伪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战捷。
攻克三阳镇、进攻久隆镇

1942年元旦，新四军三旅八团在旅长陶勇指挥下围攻海门三阳镇，
激战两昼夜，3日晨攻克。接着进攻久隆镇，敌300余人投降。

悦来镇外围阻击战
1942年4月10日，新四军三旅七团一、三营和海启警卫团一营在悦

来镇外围阻击率部来犯的敌伪军三十二师师长徐承德部，10日晚七团发
起攻击，11日晚徐承德到战壕督战时被击毙。此战歼灭伪军80余人。

进攻白蒲
1942年4月5日，新四军三旅一部进攻白蒲，歼伪三十四师特务团

大部，俘伪副团长和全部伪警察。
陆家庄战斗

1942年4月12日，新四军一旅二团在叶飞司令员指挥下，对离如皋
城10华里的陆家庄伪军据点发起攻击，毙伤伪官兵93人，生俘42人，
打破敌限期修复如黄公路的计划。

金余伏击战
1942年6月，南通县警卫团配合海启人民的反“扫荡”，派二营在金

余镇伏击从南通金沙沿运盐河去海启的伪军，打垮从盐阜调来的伪军三
十一师一个团，歼敌近200人。

奔袭海门茅镇
1942年6月28日，南通县警卫团、通海自卫团协同作战，星夜奔袭

海门县城茅镇，歼敌百余人。这次奔袭虽未攻克茅镇，但是创立了四分
区地方武装攻入县城的首例。

石港攻坚战
1942年夏，为支援三分区的反“扫荡”斗争，四分区组织石港攻坚

战。分区七团担任主攻，南通、东南两警卫团配合作战。8月9日凌晨至
下午3时，全歼石港守敌，俘伪三十二师六十四旅一二七团副团长以下
5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6挺，长短枪345支，电台1部。将据点周围16
个碉堡全部平毁，同时击退金沙、马塘、孙家窑、沙家庄增援之伪军。

攻击搬经等据点
1942年8月1日，新四军一旅一团、旅特务营各一部及如西县警卫

团攻击如西搬经、卢港等据点，毙俘日伪军130余人，拔掉伪军在卢港新
筑的据点。8月2日，新四军一旅一团又袭击水洞口据点，伪二十六师陈
才福部予以沉重杀伤。

谢家渡伏击战
1942年9月24日，日军南浦旅团五十二大队大队长保田中佐率日

伪军200余人进犯三余镇，25日分两路北犯。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在
师长粟裕亲自指挥下，25日在二窎附近谢家渡设伏，午夜总攻，26日晨
2时结束战斗。击毙日军保田中佐以下70余名，击伤30余名，俘虏日军
3名，伪军12名。

东夏庄战斗
1942年10月19日，伪独立十一旅孔端五部600余人从蒋垛、古溪

据点出动，两路袭扰抗日根据地雅周区，一路抓丁抢粮。泰县独立团在
雅周区倪家庄隐蔽集结。伪军抓足抢够，准备回据点时，独立团兵分南
北两路，以钳形态势向东夏庄合围而去，雅周区民兵和群众千余人配合
行动。一营一连从左侧插进敌先头连后部，截住退路，二连由吴立批参
谋长率领从正面进攻，干掉敌人哨兵后，冲进村庄，用轻机枪对敌扫射。
刹那间，四下里一片呐喊，铜锣、爆竹、火铳齐鸣，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
成一片。伪军遭此袭击，纷纷向来路逃窜，正好落入民兵的天罗地网，由
于民兵开火过早，敌退路未完全切断，主力又离敌太远，只截住一部分伪
军，大部分夺路逃跑。曾如清政委和吴立批参谋长带领战士追击18华
里才停止。此战，共毙、伤敌伪军50余人，活捉80余人，缴获轻机枪2
挺，小炮2门，步枪80余支，子弹2000余发，夺回被抢的粮食、畜禽、财
物100多车，全部交还群众，还救下被绑架的青年农民近百名。《江潮报》
连续报道这一战捷，新四军苏中军区发来嘉奖电，称之为首创苏中主力
地方化的独立团与民兵协同作战的第一仗。

修缮后的“海门府”轿厅 技术工人正在复制“哺龙脊”

海门府”是西南营历史街区内，规模最大、价值最高的一处明清古建筑群，
清海门直隶厅同知王宾家族在此居住近40年。1982年，此宅院以“南关帝庙巷
明清住宅”，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近期，“海门府”修缮竣工。


